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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ian Space is delighted to present artist Guan Yong's solo 
exhibition “Introverted Illusionism”. It's Guan Yong's first solo 
exhibition at Magician Space.

Working and exploring repetitively and tirelessly around the 
same and simple subject matters has been the way in which 
Guan Yong has been practicing art in recent years. Once he 
embarks on a subject matter, he would spend a lot of time on 
it. At his studio, there are many works that await to be furthered 
or are undeniably failed. The paints, smudges, and corrections 
left on canvas bear witness to the passing of time and the 
extension of his consciousness. At times, he repetitiously 
edits a work of art, other times, he works on a few paintings 
simultaneously. There, the subject and the gaze, confrontation 
and conspiracy, consciousness and materials, are placed 
within the same si te  of  tension,  where t ime becomes 
compressed, elongated, fragmented, and overlapped, and 
event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ks of art. The subject matter 
in this sense implies a structure, a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sentimentalities, sensibilities, bodily rhythms, actions and 
other arbitrary factors usher the artist’s internal consciousness 
onto the canvas. The true obstacles of its realization however 
are the necessity of an appropriate structure that would 
capture one's consciousness of being in a tra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artist’s subject matter is somewhat 
arbitrary. For example, Landscape (2017) was inspired by 
a random encounter in his travels, and in his own words, 
“This bewildering encounter seemed rather familiar.” Six 
Persimmons (2018) came from a memorable experience of 
tea ceremony in Japan a decade ago, and it was the activity 
of persimmon-picking with friends last year that allowed the 
artist to finally make the connection to his earlier memory, 
along with visual components of Mu Xi, Giorgio Morandi, 
Suprematism, and Japanese tea ceremony, etc. As he believes, 
"Memories are not forgotten but stored" and the subject matter 
is the key that opens this box of memories. The iconographies 
he has adopted have little to do with semantics than they 
do in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a kind of Gestalt, "a temporary 
structure" that would suffice to support the se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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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kind of temporary structure allows everchanging or even 
clashing sensibilities to co-exist and become the container 
of his blossoming conscience. Hence, the formation and 
discovery of this structure become the only possibility that 
resists the sensibilities under the constrains of ideologies 
(of art history, politics, mass media,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ation of such structure from random encounters 
conveys a strong sense of the present, that does not shape 
into any kind of grammar or power of discourse. In Guan 
Yong’s process of playful exploration, the impossible historical 
logic was invented, while inspirations sparked along with 
subjective rejections. This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his re-
preposition of “modernism”: as a kind of temperate radicality, 
a kind of noncommittal and full rejection, a common cultural 
strategy for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 to resist the current trend 
by reminiscing the forgotten (hence under-estimated) cultural 
traditions. Only then, one's senses are part and parcel to this 
newly invented structure would they be safely stored. It is 
within this temporarily invented structure, the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anxieties would be momentarily pacified to provide 
a space for self-statements and the condition for continuous 
self-investigation. This crafty and vengeful pictorial system 
destructs any kind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where personal 
sensibilities would be conjured and assembled in this non-
existent space and for the individual to detach and escape 
from ide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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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勇：形式与自律之后

作者：陈立 魔金石空间研究部
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如何克服绘画的完整性，一直以来贯穿于管勇的思考和创作脉

络中。这里的完整性，既是指观者对创作者主体介入的期待，

常常以风格化、个性、特征在画面中显现；同时，也是指在现

代主义的绘画发展中，形式高度的自律所形成的视觉经验。

管勇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经历了两次主要的创作转向。无论是

摆脱学院派的影响，还是在个人风格成型后的主动舍弃，管勇

始终对绘画工作中的风格、惯性与经验保持警惕。当画面内容

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后，即将面临的是透支和失控，或者说

对艺术家而言的自我重复。因此，管勇的绘画创作更像是与完

整性的共舞、博弈、出走。

两个并不陌生的人，1998，布面油画，130×160cm

1998 年管勇刚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这一年他创作完成了《两

个并不陌生的人》（1998）。从这幅作品中不难看出，结构、造型、

明暗关系等这些学院绘画传统对他的影响。作品中包含了现实

主义绘画的必要元素，并且被高度整合，但又浮现出些许异样：

对生活场景里看似如常的某一时刻的捕捉、人物一齐向右侧视

的眼神、长凳与栅栏所划分的空间关系、背景中行人与前景视

线调动与节奏，管勇将微妙张力与情绪关系植入了具象的时代

气息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位年轻画家的敏锐，但学院系统

的教育使技术愈发娴熟的同时也成为了负累。管勇坦言在美术

学院学习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能做的“更多的时候是

自律，（在画面中）压缩信息”，这是他试图摆脱学院派束缚

https://mp.weixin.qq.com/s/xPOjxF1mwMp40RS5s9-KwQ


所以不难理解他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简化、控制信

息，开始专注于对形式和象征的表达。

他告诉我，许多年前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屁眼，2001，

布面油画，146×114cm

冰激凌，2011-2012，布面油画，160×130cm 

2000 年以降，管勇逐渐形成了他所广为人知的“风

格”，这是他以自律来对抗学院派的结果。我们暂且

可以用文字直接将它概括为：黑红黄三色的使用与强

烈对比、人物的符号化或丑化、舞台式的画面构成、

书架与人物被去除具体信息后互为主体。在这一时

期，管勇有意地削弱了笔触、色彩、结构这些学院派

制式的束缚，尝试去以形式去抵达整体。这一象征系

统的建立看似是对形式的强化，其内在动因是管勇创

作从观念与内容逐渐转向物质性与感知层面。通过明

确的形式，他尝试在画面中剔除背景和表现，使所有

事物抵达平等性。需要说明的是，管勇绘画中这一象

征系统或是某种“标识”的形成，在该时期常常被归

类为“政治波普”的时风。在评论与市场机制中赢得

赞誉的同时，也使管勇意识到这一误读所带来的标签

化与过度消费。这促使了他开始思考：在摆脱对外部

的依赖、形式高度自律之后，如何面对完整性的阈限，

以及外在僵化的归类体系，进而去构建一种新的感知

系统。这也为管勇的再次转身埋下伏笔。

黑色，2011，布面油画，60×80cm

无题 j，2015，布面油画，30×40cm



自 2009 年开始，管勇开始了“从观念到经验的转

变……从象征的、文学性的、概念性的、世界，回到

经验的世界。”[1] 他开始在画面中去除人物与符号

信息，进一步削弱场景叙事所营造的舞台感。对于色

彩的使用也更加开放，以求削弱颜色强度和象征属

性。例如，充当画面背景的书柜，在人物消失后成为

了主体；书封的文字信息被抹去，色彩的丰富或是近

乎一片白的模糊强化了物与物的边界。这一阶段的变

化中，管勇意识到他已受制于单一象征系统，于是开

始尝试使用多重信息和语言来摆脱过去经验与手法的

牵制，转而关注具体、个人的表达。这并不是一个一

蹴而就的分裂，它既是基于上一阶段工作基础的推

进，同时也是对信息和语言的重构过程。

一个画廊的肖像，2012，布面油画，150×200cm

人物与静物 c，2017，布面油画，70×50cm

而在近五年的工作里，管勇的实践是围绕某一母题或

对象展开。他选取了反复、长时间地面对特定对象的

工作方式，去克服对形式和自律的依赖。在形式透支

与分崩离析之前所捕捉到的精准某刻，使记忆、情感、

知觉被自然地触发，进而在画面中形成了内在意识中

的结构与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作品的视觉表征

中，我们难以寻得意义和关系的直接关联，更多的是

意识、想象与情绪的连结。

风景 l，2017，布面油画，250×200cm

梦 f，2018，布面油画，253×161.1×5.3cm



六个柿子，2018，布面油画，40.3×40.2×2.2cm 无题，2018，布面油画，200.2×200.2×5.3cm

管勇选择面对同一对象工作的原因是试图使意识和信息在感知层面上汇聚，这样的工作方法需要兼具偶然性和

控制力。例如与友人摘柿子的行为，牵动了他多年前日本之行观看牧溪《六柿图》、体验日本茶道的记忆；

数次对“阳山碑材”这一历史烂尾工程的写生让他能够穿透自然静物中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迷雾（《风景 1》，

2017）；一张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建筑的倒影旧照使他早年在天津学习和工作时的记忆不断闪现（《梦 f》，

2018）。现实与记忆的连结是偶然、潜意识的，但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感觉从观看对象中涌出之后，艺术家

所呈现的知觉、非事件性的隐性关联。此刻的感知、对象、事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时间序列，信息外壳

里包裹的是意识层面混杂的感知流动。

与此同时，管勇随机而熟稔地调动着那些代表性的

“绘画风格”：《月出印象》（2019）明显的印象

派式笔触；《六个柿子》（2018）里具象写实与至

上主义的痕迹；“阳山碑材”风景系列在历史景观

写生中植入了马列维奇与罗斯科的元素；抑或是《无

题》（2018）里莫兰迪与蒙德里安的交融。绘画风

格是形式自律达到统一后的显影，而后广泛存在于大

众的视觉经验中。管勇有意地偏离观者对视觉完整性

和艺术家风格化的双重期待，甚至是以意识之间的跳

跃和一种虚构的合理性来去对抗经验的桎梏。对管勇

而言，“当下是一场游戏，艺术史就是道具库”。他

以当下来克服整体，这是他工作的意义所在。通过时

间和记忆的跳跃，在过程中触发感知和经验，在意识

中连结和压缩，以期切断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叙事与

逻辑由此被打破，留在画布之上的是有限的信息和此

时此刻的现实。

* 文章由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与管勇的访谈整理而成
图片由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

[1] 鲍栋，图像、观念、经验，及现实：管勇绘画关键词，《管
勇》[M]. 香港：Blue Kingfisher Limited，2013，第 63 页 .

月出印象 a，2019，布面油画，253×161.1×5.4cm



管勇：用莫兰迪、人体、
静物、风景重构图像

作者：朱赫 
来源：Hi 艺术
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01 光韵与复制

如果说以《白色》或者《无题》为名称的管勇新作，依旧延续艺

术家对于知识、话语、个人经验的感知与表现，那在北京民生现

代美术馆管勇个展“介质空间”中出现的其他几个系列《风景》、

《人体》、《写生》、《人物与静物》则直接面对艺术史以及当

代社会中的图像本体问题。

复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主体的缺席，进而将它当作一种必须遵

守的规则和要求。 因此波德里亚讲“你认为你只是因为喜欢某

个景色而把它拍了下来。可是，希望被拍摄成照片的其实是这个

景色自己。这个景色在表演，而你只不过是配角而已。”主体缺

席是一切复制艺术最有效以及最直接的特征，它要求人活在集体

复制的意识中，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允许有差异性的个体存

在。

而纵容单向度成为可能的能且只能是复制技术，复制性决定了单

一性可以被广泛推广为整体存在的唯一标准。但整个世界都在谈

论梅西和 C 罗的时候，我们便丧失了踢足球的权利，而成为了工

业足球的一部分。对于艺术也是如此，复制技术的滥用通过视觉

传递给人们的信息逐渐单一并使主体消隐、艺术消失。

也许我们会有机会，来到卢浮宫看到蒙娜丽莎，我们前来膜拜的

这件作品，却隐藏在厚厚的防弹玻璃之后，更淹没于众多复制品

之中。我们通过视觉来随心所欲的观看这个世界，然而世界，却

通过虚构的方式重新诠释它的存在。

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长期作为辅助方式的视觉技术，已经完

全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所有看法。就在几十年前，我们还在使用

诸如——重量，立体感，舒适，气味，时间，来谈论我们的服饰，

发型。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用嘲笑的态度去看待曾经流行过的

文化，因为我们创造了另外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标准，视觉性。

我们开始使用视觉性的方式重新定义事物的标准——色彩，款式，

造型，并且我们创造出惊耸美，认为一切迅速能引起别人注意的，

都是美的。所有的观念，意义，欲望，感情都投注到新的美学方

式——技术性视觉美学上。

https://mp.weixin.qq.com/s/qXndUTslA7Cbna7COCgJ5w


复制品作为原作的镜像，用视觉技术的方式模拟物

体，我们对物体与镜像的忠实最终制造幻觉的存在。

而幻觉并不与现实对立，幻觉创造另一个现实，并且

通过镜像重新塑造物体，最终主体变成了他者。而我

们所说的这种感知方式的变化，由视觉感官组成的向

度使物体中断，主体逐渐消隐，最终作为客体镜像而

存在。因而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轻易的回答世界是物质

的还是意识的，但也许这个问题已经终结了，无论世

界是否物质或者意识，从印刷文明开始，直到当代电

子文明的普及，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的发生改变，我们

甚至可以这样断言，这个世界是视觉的。

02 重构图像

因此，当代艺术家最为重要的工作，便是重构图像使

之从复制中脱离出来，任何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都敏

锐的感知到重构图像这一方式向他们提出的挑战与诱

惑。而管勇的工作正是从这里展开。

展览“介质空间”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青年艺术

家”系列的最新成果，由著名学者徐钢担任策展人，

将对管勇近 5 年来的艺术创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呈

现。展览展出 55 件绘画和两件雕塑作品。策展人徐

钢认为，管勇的艺术“不是安迪沃霍用丝网版画达成

的波普的图像重复，而是用手工反复描绘同一景象、

让画面充满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他用水彩和油画表现

南京阳山碑材、重现莫兰迪的静物、模糊地再现某一

个现成情色图像，不断重复画面，却又不乏细微的变

化。他实验的对象既和图像相关，更跟颜色相关，依

靠同一主色调之间的微妙差异和过渡，对应着心理和

情感的潜流。在颜色的渐进过渡中，管勇表现出超群

的技巧控制，同时不失冷峻的基调和几乎是存在主义

般的哲理的反思。”

可以说管勇的这部分作品是对复制的复制，重复意义

就在于，互文的使用增强画面的力量，而讨论的核

心深入至图像本体中——在复制的时代艺术的图像何

为？在管勇的作品中，复制对于绘画的那种强大的破

坏性，通过绘画对于复制艺术的复制来重构，并探索

建立绘画的边界。

管勇在复制品创造的镜像基础上创作，通过镜像重新

塑造物体，但他的创作不是幻觉制造，而是对于图像

和现实的重塑。在主体性的创作中，将主体还原为主

体。针对复制性的主体复制，无异于以毒攻毒，在世

界将要消解人类主观和主体的时刻，用最直接的方式

向图像复制、滥用时代宣战。

03 管勇论图像

这个展览中的画绝大部分是最近五年完成的，作品的

命名方式我采用了传统的绘画分类方法，也就分为了

静物、人物、风景、人体、无题这几种。这并非一开

始就设计好的，而是随着工作的发展，作品似乎呈现

了这样的面貌，于是索性就以这种方式加以区分了，

当然，这也是比较合我胃口的事。有时候，在处理作

品时，我也主观的模糊了这个分类的界限，在静物、

人物、风景、人体这些体裁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我有时候把人物、风景、人体作为静物看待，有时候

亦会对静物加以风景画方式的处理，有时候在人体画

上加强风景画的元素。

这些画有的是根据图像创作的，有的是根据写生或直

接就是写生。不管是何种方式，这些画所描绘的内容

和我都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这几个描绘对象

的选择，虽然情感依据各自不同，但共同点则是和我

自身生活的密切性特征。我对描绘对象的选择通常是

很审慎的态度，对图像的依赖我希望降到最低的程度。

我以为绘画是打开人类感知力的重要方式，但图像现

在似乎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剥削特征，对人性中感知力

的剥削，这和摄影发明早期的图像状况截然不同了，

这种对感知力的剥削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框架下

完成的。

在这几年工作的过程中，时常碰到很多的问题与障碍，

工作无法展开的情况，从而状态陷入一种焦灼的困境

中，这是很糟糕的状况。但慢慢的也找到了一点应对

的方法。一方面使自己放松下来，另一方面仔细的看

看那些前辈大师的处理方法，慢慢的也就渡过了难关。

绘画史很长，对于画家，那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方式方

法。



我觉得绘画首先是看的功夫，其次才是画的功夫。其

实对于绘画的观赏，本来亦没有懂与不懂之差的，更

多的是激起个人感知多寡的区别。绘画创作是那种没

有什么好办法的事情，看不懂的时候只能一直看，所

以有时候我会盯着一件作品看很久，画不好时候只能

一直画。看的久了，也就懂了，画的多了，也许就好

了吧。

我以为风格在绘画中是画布平面作为一个空间载体，

从其最深处向外部以至表层的一种结晶态，是一个绘

画生成过程的结果，并非是绘画的目的。若以风格作

为目的加以追求，画布表面将反过来变成为绘画的障

碍，将变得难以突破。

今日的画家已不必再像现代主义绘画或其之前的画家

那样依赖写生，但写生依然是绘画的一个有效方式。

图像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视觉对象，这种图像是机器归

纳的结果。和自然对象相比，图像更加干净、有序、

平面、静态（液晶屏以静态的方式归序了动态图像）、

单薄，人类也早就习惯了这种视觉秩序，这当然是社

会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和自然的视觉对象相比

显然是相反的属性，自然对象看起来充满杂质且无序

得多，但也更富于空间层次及动态。在现代主义初期，

塞尚要以几何形来归序相对无序的自然来建构画面，

但今天的绘画任务和那时已然非常不同了，几乎走向

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现在的绘画亦无所谓具象与抽象了，在具象与抽象之

间，已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和抽象绘画诞生在出的状

况很不同。绘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早

期的那种对于艺术自立的运动性诉求了，现今所有的

绘画要素终要放到一个台面上来讨论。

绘画一定不是可以脱离其历史性来加以定义的，绘画

一直是内在于其自身的历史之中。我所理解的绘画

史的终结，一方面是指传统主流艺术史叙事模式的瓦

解，另一方面意味着今日绘画与历史重新建立关联性

的必要。这种关联性更多的是揭示我们今天的视觉和

历史上视觉的差异，而非仅是一个历史意识，尽管历

史意识是必要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始终内

在于其自身的历史，且不停息的流变。

这个时代最不缺乏的是焦虑、困惑、愤怒、茫然、纠

结、失控、恐惧、不确定等等。在一个反映论的模式

下，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形态性使画家很容易捕获这些

所谓“时代情绪”。但这个向度过于狭窄，以至于其

可以反向的吞噬自身，就像一条吞下自身尾巴的蛇。

其实，是时代生产了焦虑困惑纠结恐慌失望不确定，

还是这些面向反向的塑造了这个时代，任谁也是说不

清的。而我更愿意与其保持距离，尽量的抽身而退，

保留一种不被其反噬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

这种抽身而退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种消极的选择，于

我个人或许反而意味着一种积极主动吧。一方面是因

为绘画是那种需要倾注大量时间的体力与脑力活动，

另一方面我把对世界的兴趣归结为对自身的兴趣，从

而绘画成为了认知自身的一种方式。这不可避免的会

造成生活工作相对封闭的状况，我当然也很珍惜这样

的小氛围。

Hi 艺术 =Hi  管勇 = 管

04 图像是意识形态性的

Hi：为什么会将一张图片不断用油画的方式重复地

画？

管：我选择描绘对象是审慎的，首先这个对象需要跟

我形成联系、关联。另外，图像是我们今天认知世界

最好的方式，图像已经是意识形态性的，它更多的时

候是在阻碍我们认知，而不是帮我们认知。从这一点

上说，绘画和图像的关系，我认为它必须要更进一步

才可以。怎么样获得激发视觉观看的感知空间是这一

问题的内容，它也涉及到另外一个理解，图像其实也

可以认为是一种限制，当有限制的时候，才能更具有

力量。

 Hi：多重图像和单一图像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管：虽然是同一个图像，但每一件作品都不同，从一

个系列的关系来看，是延伸的。当我开始做这个工作

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蕴含了另外的一种可

能性，但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作品上实现它，必须通

过别的方式来解决和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又发生了

其他的感觉和变化，所以说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从

序列的方式讲是这样。

 



Hi：描绘对象为什么考虑使用原有的图像资源？

管：我认为图像是一个问题。二战以后，图像就变成

主要的视觉对象，二战以前并不是。图像在今天绘画

里面，已经深入参与到当代绘画所有过程中，这意味

着这件事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它涉及绘画和图像的关

系，还有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认知方面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涉及通常在认识上对于现代性和现代文化

的讨论，所以说它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画家应该相对

严肃地处理这个事。

05 肖像和静物存在对等关系

 Hi：画莫兰迪的时候有几件把他的面目完全抹平了，

看不出来原本的样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管：莫兰迪那个系列叫“人物与静物”，其实先前是

作为肖像处理的，更接近我们传统绘画题材。我感兴

趣的是在肖像、人体、静物、风景这些题材之间，不

明确的界限，我有时候可以故意地主观地模糊他们，

当我把人脸抹平的时候，人物肖像和前面的静物形成

了那样一个对等的关系。

 Hi：我感觉把人在此时也变成了静物。

管：没错，我就是那个意图。

Hi：这张莫兰迪的照片也很有意思，莫兰迪照片之中

这一张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图像和莫兰迪的静物作

品、个人性格完全融为一体，即使脸部被抹平也依然

可以清晰的认知描绘对象是莫兰迪。

管：没错，这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典型的视觉问题，

并且我们弄不清楚他的眼神是在看还是不在看。

Hi：为什么后来又画了塞尚，感觉是故意打破原有既

定的图像和莫兰迪之间的关系？

管：莫兰迪早期的作品充分延伸的塞尚所考虑的问

题，他有一段时期深入地去研究塞尚，因此我认为把

图像替换成塞尚也是合适的。在静物的传统里，后期

艺术家中莫兰迪是最理解塞尚的人之一。

06 视觉是被重塑的

Hi：这个系列有一张作品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一张完

整的莫兰迪，但颜色接近于白色。现场看和在画册中

看真的很不一样的，书里特别清晰，而在现场这张画

挺不起眼，视觉会被周围颜色更丰富的作品吸引。

管：这就是图像和绘画显著的区别，图像已经规定了

我们的阅读方式，清晰是因为机器已经调整过对比

度，将作品极其干净漂亮的样子提供给我们。其实我

们的视觉很大程度被重塑了，而且一直不停重塑。

Hi：对复制品进行手工复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它讨论的问题非常直接，是在问题的实质中去讨论

问题。这就像在图像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复制派和光韵

派，大家都是两座不同的堡垒，堡垒之间有广阔的土

地，双方不断的在抢占地盘，但如果针对复制而去复

制，无异于直接攻入了对方的堡垒。

管：我现在也认为绘画某种程度上是反图像的，我们

不能说它绝对地反图像，因为我的工作还是有限地借

助图像，我只是把对图像的依赖性降到最低而已，但

是绘画很大程度上是反图像的，这个东西很奇怪，摄

影早期发明的时候模仿绘画，今天又发展到绘画重构

图像，也都是挺有意思的。

Hi：之前你提到了模糊的界限，为什么你会把整个系

列命名为“人体”或者“静物”？

管：命名是随着这几年工作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非

常传统的方式，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怎

么重新建立和历史的关联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问

题，直接涉及我们通常讨论的艺术史的终结。它一方

面指主流艺术史叙事模式的瓦解崩溃，另外也提示我

们怎样重新建立和历史的关联性。

07 色彩、形状、线条、肌理构成画面叙事性，而不是

故事

Hi：画“人体”系列使用了一张涉及情色的图像，为

什么考虑用这个图像？

管 ：我处理一个东西并不需要考虑很长时间，一旦

一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抽象的时候，或者说我难以认

知的时候，我会处理它。我看到这个画面镜头的时候，

他们的运动是非常缓慢，多个人体形成了一个整体，

既荒诞又抽象。



Hi：这次展览中还出现了一件雕塑作品。

管：有时候，绘画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有限地用一

下其他的方式。和那个雕塑作品相关的我做过一个系

列的油画，并没有展示，因为怎么都画不到我想要的

感觉，后来就尝试立体的东西来看看会怎么样，我认

为很满意，就像书法，你仔细观察那件雕塑，其实它

是从线开始的，那两条线很关键，当时就是想获得一

种像书法线条一样的效果。

Hi：整场展览，我认为你试图将画面信息降到一个比

较低的程度，不会使画面承担过多的故事情节 / 叙事

性？

管：是这样的。有时候叙事因素是在的，但更重要的

还是绘画方式的，比如色彩、形状、线条、肌理，

这些才是画面应该具备的叙事感，而不是简单的叙事

性。作品里面可以没有什么故事，但叙事感是需要有

的，它看重的是如何把绘画的要素调动起来使语言感

觉达到饱满的程度。



管勇：感知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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